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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元文化主义是西方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对多样性的族群、语言、文化和宗教

的矛盾而实施的一项成功的社会政策。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特别是西

欧国家的迅速增长而导致的欧洲伊斯兰化的担忧加剧，国际上反恐政策诱发的欧洲国家，特

别是西欧国家内的穆斯林族群与主流族群的分裂以及穆斯林移民的伊斯兰教文化与基督教

文化的冲突，对当代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尽管西欧各国政要

纷纷抨击并宣布放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但实际上，完全放弃多元文化主义、重新恢复到同化

的单一社会政策已几无可能，新型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实现欧洲国家族群和谐、宗教文化共荣

的唯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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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60年代以来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

作为西方国家面对族群与文化多样性、主张尊重

差异、追求多元文化并存的重要社会思潮和社会

政策，不仅在传统的移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

澳大利亚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而且在传统的民族

国家和非典型意义上的现代移民国家的西欧，同

样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到20世纪末，数以千

万计的来自于不同国度、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背

景的外国移民，共同和谐生活于欧洲社会，特别

是西欧社会的大家庭中。但进入21世纪以来，伴

随着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移民大举进入欧洲，曾

引为自豪的欧洲多元文化主义，不断遭受着穆斯

林移民中的极端恐怖主义、族群分裂和文化冲突

的强有力的冲击。由欧洲穆斯林移民实施或引

发的英国伦敦地铁爆炸案、西班牙的马德里爆炸

案、法国的巴黎骚乱和挪威的布雷维克枪击案，

清楚地表明：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正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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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我国学界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多

局限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传统移民国家

不同的是，伴随着近年来欧洲国家多元文化主义

的危机，我国学界对欧洲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的

研究逐渐增多。①上述论文主要从移民问题、文

化隔离和文明冲突的传统视角，运用亨廷顿的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的观点，多学

科地研究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本文拟从族群分裂

与宗教冲突这两个视角，运用民族社会学的理论

与方法，重新梳理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发

展及其陷入困境的根源。

一、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

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

背景。一方面，就人口与民族而言，20世纪60年

代，西方国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与

社会从恢复到繁荣的快速发展期。这一时期，由

于经济与社会恢复和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而

本国现有劳动力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于是，西欧

国家纷纷实施了吸收外来移民的劳动力市场政

策。德国主要吸纳了大量的来自土耳其的穆斯

林移民，法国接纳了来自北非国家的穆斯林移

民，英国接纳了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移民，来

自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族群的外国移民

纷纷进入西方国家，并逐步成为其常住人口的重

要组成部分。同时，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到 60

年代达到高潮的战后殖民主义体系的土崩瓦解，

促进了大量殖民地人民向殖民地原宗主国的人

口流动。来自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马

里、尼日尔、马达加斯加、中非等国家的移民纷纷

进入法国；来自于刚果的移民进入比利时；来自

于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的移民进入了

葡萄牙；来自于印度尼西亚的移民进入了荷兰［1］

（P301-302）。由此，彻底改变了上述欧洲国家单一的

人口结构和民族结构，形成了民族的多样性。

另一方面，就族群与宗教而言，进入欧洲国

家的外国移民族群尽管众多，但主要是来自阿拉

伯国家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移民。与来自其

他族群的移民很快被主流社会同化和融合不同

的是，坚守伊斯兰教信仰的穆斯林移民很难被同

化。这是因为“伊斯兰文化作为一种宗教文化，

其核心是伊斯兰教的宗教意识或思想信仰体系，

同时伊斯兰文化又是一种‘兼具宗教性与民族性

双重特征，但以宗教性特征为主’的文化。正是

对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使得来自不同地区的穆

斯林移民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意识，并集中居住在

特定的区域，形成了穆斯林移民社区”［2］，并坚守

着独特的穆斯林文化。到20世纪末，在欧洲的穆

斯林族群已成为欧盟国家第一大外来族群，伊斯

兰教也成为欧洲国家除基督教以外的第二大宗

教。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移民的大量存在表

明，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已具有明显的宗

教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

多元文化主义作为社会政策，最早并没有产

生在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的欧洲国家，而是产

生于同样面临移民问题、民族问题、多语言、多文

化问题的传统移民国家——加拿大。“Multicultur⁃

alism第一次使用是在 1965年颁布的加拿大《皇

家委员会关于双语主义与双文化主义的报告》

中。报告称，在加拿大处理英语民族和法语民族

关系的方法是Multiculturalism。1971年加拿大政

府宣布多元文化主义为国家政策，指出在双语言

的框架内，对于政府而言，一种多元文化主义政

策是确保加拿大文化自由的最合适的方法。”［3］这

是西方世界第一个宣布实施多元文化主义的国

家。在 20世纪 60年代，英国也放弃了美国社会

推行的“熔炉说”，不再致力于同化移民。［4］1966

年，英国内政大臣正式确认了移民文化的多样

性，逐渐开始推行多元文化模式。［5］（P223）英国理解

的“多元文化模式”是指多民族国家中，各个族裔

“在社会生活中被赋予广泛的权利，并受到鼓励

保存它们的文化遗产”［6］（P124）。但英国的多元文化

主义并没有上升到社会政策的层面。1973年，澳

大利亚也放弃了“我们应该有一种单一的文化，

每一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生活，相互理解，有着

共同的愿望”［7］（P106-107），“我们新来的移民必须在观

① 有方长明的《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危机与反思》（2012）、陈天林的《欧洲移民社会冲突中的多元文化主义困境》
（2012）、任梦格的《英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困境与反思》（2013）、冯永利的《多元文化主义与欧洲移民治理》（2013）、蓬
生的《欧洲多元文化何处去》（2011）、董玉洁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一场游戏、一场梦》（2011）、曾飚的《挪威悲剧：多元
文化下的杀机》（20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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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生活方式方面迅速成为澳大利亚人”［8］（P202）的

移民同化政策，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1975

年，瑞典继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之后，正式宣布在

国内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这是第一个明确

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欧洲国家。20世纪 80

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欧国家外来移民的增加所导

致的民族、族群、文化与宗教的多样性，作为解决

移民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问题与宗教问题的社

会政策，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丹麦等国家，

先后实施了不同程度的允许外来移民保持其文

化与宗教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到 20世纪末 21

世纪初，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和北欧国家较好地

解决了移民问题、族群问题、文化问题和宗教问

题，来自世界各地信仰不同宗教的不同种族、不同

文化的外国移民，共同生活于欧洲社会的大家庭

中，欧洲国家迎来了多元文化主义的辉煌时代。

二、当代欧洲多元文化主义面临严峻

挑战

进入 21世纪以来，由于穆斯林移民在欧洲，

特别是西欧国家的迅速增长而导致的欧洲伊斯

兰化的担忧加剧，国际上反恐政策诱发的欧洲国

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内的穆斯林族群与主流族群

的分裂以及穆斯林移民的伊斯兰教文化与欧洲

基督教文化的冲突，对当代的欧洲多元文化主义

政策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其一，穆斯林移民人口增长迅猛，欧洲人口

的伊斯兰化的担忧加剧。在欧洲国家的外国移

民族群中，笃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移民及其族

群，较好地保留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文化与宗

教。穆斯林族群已成为欧洲国家的第一大外来

族群，伊斯兰教已是欧洲国家的第二大宗教。目

前，在欧盟的穆斯林移民已达 2000万~2300万，

约占总人口的 5%~6%。预计到 2050年，这一比

例将达到 20%。与欧洲本土人口老龄化形成鲜

明对照的是，欧洲穆斯林人口相当年轻，在法国

生活的 500万穆斯林中，年龄在 20岁以下的占

1/3，而法国本土人口的这一比例仅占 21%；在德

国生活的400万穆斯林中，年龄在18岁以下的占

1/3，而德国本土人口的这一比例仅为 18%［9］（P28）；

在英国生活的 260万穆斯林中，30岁以下的穆斯

林超过穆斯林总人口的 60%。［10］这也意味着，随

着时间的推移，欧洲白人的人口出生的减少和穆

斯林人口的急剧增加，将最终改变欧洲国家的人

口结构。“9·11”以后，欧洲人对穆斯林人口的扩

张的恐怖日益剧增。2006年，英国女记者梅勒

尼·菲利普在其所著的《伦敦斯坦》中明确指出，

英国政府“固执得近乎愚蠢地奉守文化多元主义

和道德虚无主义……结果导致伦敦沦为恐怖主

义的国际神经中枢”［11］（P15），伦敦也将成为“伦敦斯

坦”。2010年 8月，前德国联邦银行董事会成员

蒂洛·萨拉辛在《德国自我毁灭》一书中也同样指

出，土耳其、库尔德以及阿拉伯移民正在破坏德

国繁荣的基石，随着德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这

些外来移民正在不断取代德国人口。［12］（P22）美国历

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甚至认为，到21世纪末，欧

洲大陆将全面穆斯林化，欧洲将再一次被伊斯兰

征服。［13］法国历史学家朱斯坦·韦斯在美国《外交

政策》杂志上的文章《欧拉伯的荒唐事》中认为：

“到 2050年，欧洲将会认不出来了。在巴黎的圣

日耳曼大道，林立的清真食品店将取代目前的浪

漫酒吧；柏林的路标将用土耳其语书写；奥斯陆

和那不勒斯的小学生，将在课堂上朗诵《古兰

经》。”［14］正因为如此，挪威的布雷维克不能容忍

欧洲的伊斯兰化，而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和附近的

于特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造成77人死亡的爆炸

和枪击事件。布雷维克在其《2083年欧洲独立宣

言》中明确指出：“如果他们在重重困难下放弃多

元文化论，如果他们制止穆斯林移民，开始驱逐

所有穆斯林，我都会宽恕他们曾犯下的罪行。如

果他们直到2020年仍拒绝投降，那就没有回头路可

走了，我们最终会逐个逐个地消灭他们……到2020

年，一旦我们掌权，所有那时未被同化的穆斯林

都要被驱逐出境……支持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就

要灭绝自己的文化和人民。”［15］欧洲国家上至政

治精英，下至普通民众对欧洲国家的穆斯林化的

担忧，实际上始终存在，而且日益加剧。

其二，穆斯林族群与欧洲国家主流族群的分

裂，诱发了欧洲当代的恐怖主义。尽管欧洲国家

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施，使得欧洲国家的穆

斯林及其族群较好地保留了其伊斯兰教文化和

生活方式，但客观而言，穆斯林族群构成的“社

会”并不是欧洲国家主流社会的组成部分，而是

一个与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分裂的、并行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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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社会”。因此，在伊拉克战争打响的时候，本土

的欧洲人多支持政府出兵攻打伊拉克，而欧洲国

家的穆斯林则多同情伊拉克甚至反对政府出

兵。显然，“这种模式在看似平静的社会湖面下，

隐藏着广大穆斯林长期被忽视乃至受歧视，无法

融进主流社会的怨恨”［16］和愤怒。在这种背景

下，欧洲的穆斯林倍感孤独。“对于那些孤独的穆

斯林后代，欧洲扮演了主人的角色。在名义上，

这些穆斯林的后代是欧洲公民，但在文化和社会

方面，他们仍然被隔离在外。”［17］于是，欧洲国家

的穆斯林，特别是青年穆斯林，在遭遇欧洲国家主

流文化的疏离和强烈的生活挫败感时，极容易对

原教旨主义产生同情［18］，更热衷投身于伊斯兰的

“圣战”事业，来寻求文化认同与民族归属感，从

而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招募对象。“英国军

情五处和警方均认为，英国境内的许多穆斯林人

士都会或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恐怖主义，特别是那

些拥有英国国籍的巴基斯坦穆斯林后裔，或者那

些父辈与基地组织有染的英国籍穆斯林，支持恐

怖活动的可能性更大。”［19］（P139）由此可见，穆斯林

族群与欧洲国家主流族群的分裂与穆斯林极端

分子发动的、针对欧洲国家政府和主流社会的恐

怖主义，正在撕裂着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其三，穆斯林族群信奉的伊斯兰教文化与欧

洲国家主流社会的基督教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

突。从宗教文化的视角来看，欧洲基督教文化、

伊斯兰教文化产生于同一伟大的圣城——耶路

撒冷，都是人类创造的宗教文化的两颗璀璨的明

珠。但从历史上来看，这两种不同的宗教文化所

影响的世界——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世界，却处于

长期的敌对状态。［20］（P280）从中世纪的“十字军”东

征，一直到 19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徒始终将信奉

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视为“异教徒”和“非我族类”

的恶势力，直到20世纪50—70年代，穆斯林世界

挣脱了欧洲殖民主义的统治，获得民族独立以

后，这两种宗教及其影响下的民众的敌对关系，

才有所缓解。但是，两个种族和两种宗教文化之

间的长期对立，最终形成了两个种族之间的敌对

心态。从 20世纪 60年代一直到 21世纪初，由于

欧洲国家实施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伊斯兰教文

化和习俗，在欧洲大陆迅速扩展。仅以清真寺的

发展为例，“1971年全西欧的清真寺已达 607座，

1981年增至2124座，1991年又增至4845座，1995

年更增至6000座左右。其中，穆斯林人数集中的

法国、德国和英国在 1991年，分别就有 1500座、

1000座和 600座清真寺。而荷兰、希腊、比利时

等也分别有 400座、400座和 300 座左右的清真

寺”［21］。这引起了一些国家政要和学者的担忧。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 1978年就曾强调英国民

众“真的非常害怕自己的国家会被来自不同文化

的人们所淹没”［22］。进入 21世纪，特别是“9·11”

以后，欧洲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对伊斯兰教及其影

响的民众——穆斯林族群的敌视再度从人们的

心理中唤起。甚至一些伊斯兰教的文化与生活

习俗，如穆斯林妇女戴头巾，也被西欧国家的国

民看作是蔑视人权、不尊重妇女的充分体现。因

此，西欧国家的政府通过立法，禁止穆斯林妇女

佩戴头巾。2004年 9月，法国正式实施“头巾法

案”。2011年4月，法国政府正式颁布了“布卡禁

令”，该令规定，从4月11日起，在法国，女性将被

禁止戴穆斯林头巾前往公共场所，包括在街头散

步、乘公共汽车、前往银行、图书馆、商店、医院、学

校、博物馆以及电影院等。除了在家里或者宗教场

所之外，任何地方戴面纱都属违法［23］。时任总统萨

科奇公开表示：“伊斯兰头巾不是一个宗教标志，

而是妇女受到压制的标志。我郑重地宣布，伊斯兰

头巾在我们的领土不受欢迎。”［19］（P136）“他们认为实

施这样的法律是为了捍卫共和国纯洁性，并体现

其基本价值观，即共和国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彻

底实现政教分离，以此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实现穆斯林移民与法国社会一体化的社会目

标。”［24］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明确支持在学校禁止

穆斯林妇女戴头巾的做法。［25］由此引发了欧洲国

家穆斯林族群和穆斯林社团的强烈反对。显然，

欧洲国家已经陷入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

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所描绘的伊斯兰文明与基督

教文明的对立与冲突之中，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

文化与社会根基正在被摧毁。

三、欧洲终结多元文化主义何以可能？

曾经盛极一时、广为赞誉、取得辉煌成就的

欧洲多元文化主义，而今正遭受着穆斯林族群人

口膨胀、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恐怖主义袭击和伊

斯兰教影响日益扩大的强有力的冲击。对此，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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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主要国家的政要纷纷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提

出了严厉的批评，并主张终结实施多年的多元文

化主义政策。人们不禁要问，欧洲多元文化主义

还能走多远？

首先，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倒退。发生

在欧洲国家的系列爆炸案和枪击案，震醒了陶醉

在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美梦中的西欧各国政要，他

们纷纷表示，放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德国、英

国、法国、荷兰等国的领导人直言不讳地相继宣

布本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失败。德国总理默

克尔于 2010年 10月时明确指出：德国构建多元

文化社会、让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生活的

努力“彻底失败”。因此，穆斯林移民需要努力融

入德国社会，学习德语。显然，德国今后将更加

重视以基督教价值作为核心的“德意志主导文

化”［19］（P135）。2011年2月，英国首相卡梅伦也明确

表示:“在国家多元文化主义的原则之下，我们鼓

励不同的文化独立发展，甚至独立于主流文化，

导致一些年轻的英国穆斯林走向个人极端主义

思潮，英国因此也面临着极端主义的威胁。如果

我们要打败这个威胁，现在是将过去的失败政策

翻过去的时候了。”因为，多元文化的旧政策导致

了族群隔离，助长了伊斯兰极端主义。［19］（P136）2011

年 2月 10日，法国总统萨科齐也宣布：法国的多

元文化政策已经失败。他说：“这（文化多元主

义）是个失败，当然我们必须尊重差异，但我们不

想要……一个各种团体并存的社会。”“法兰西国

民无法接受生活方式的改变，例如失去男女平

等……让小女孩失去上学的自由。”“我们的穆斯

林公民，与其他公民一样，当然可以信奉他们的

宗教。”但“在法国，不想看到人们在大街上用明

显的方式祈祷”［26］。来到法国的新移民必须让自

己认可法国所崇尚的普适价值。2011年 6月，荷

兰内政与王国关系大臣认为，“随着政府移民政

策的变化，荷兰原有的多元文化社会模式将成为

历史”。认为现在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各族人民

间的隔阂逐渐扩大，这就是重新推广以荷兰本土

社会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社会政策。［27］由此可

见，欧洲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出现了全面危

机，坚持对外国移民实施主流同化的社会政策主

张似乎成为主流。

其次，全面终结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何以

可能。尽管西欧国家的政要纷纷宣布终结实施

数十年、曾引以自豪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但实

际上，完全放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而回到单一文

化主义的同化移民政策的老路上，根本就行不

通。一方面，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社会中，

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不再是单一民族的、同质

的、纯粹的一元文化，而是多民族的、异质的多元

文化。即使在二战以前或者穆斯林族群移民欧

洲之前，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德国、荷兰，都是

多民族、多族群文化的统一体。正如盖瑞斯·詹

金斯所言：“正如从来不存在某些本源性的‘英

国’民族一样，很显然也从不存在某种‘纯正的’

英国文化。……每一次移民和侵略——包括凯

尔特人、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斯堪的纳维

亚人和法国诺曼人等——都会添加新元素。这

些文化自身也从其他文化吸取营养，就像罗马文

化和希腊文化之间那样。如此看来，试图回溯到

某个‘根本性的’文化是不可能的：文化总是早已

经‘不纯粹’。”［22］上述结论在我们讨论法国、德

国、荷兰的本土文化时也同样有效。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多元文化主义从其根源上来看，并不是

当代社会的产物，而是历史上的常态。因此，当

代西欧国家政要试图放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而

重新回到欧洲国家单一民族的纯粹本土文化的

路上，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另一方面，

放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实施以往曾经实施的对

外国移民的同化政策，也是不可能实现外国族

群，尤其是笃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族群与西欧国

家主流文化的社会融合的。从历史上看，传统的

移民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非传统意义上的

现代移民国家如西欧国家，对待外国移民，都曾

采取过严厉程度不同的同化主义的移民政策。

但实践证明，在拥有众多族群、多种族、多宗教文

化并立的国度，这种同化主义的移民政策无法实

现外国移民与移民国主流社会融合的目标。从

这个意义上看，在目前多民族、多族群、多文化、

多宗教同时并存，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的欧

洲国家，面对着日益强大的穆斯林族群和伊斯兰

教，完全终结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实施同化主义

政策，实现穆斯林族群与欧洲国家族群的融合以及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完全融合，都是根本不可能的。

最后，新型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解决欧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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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群分离、民族分裂和宗教冲突的唯一现实路

径。实施多年的现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之所

以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最重要的原因是：

其一，现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暗含着欧洲

国家主流民族的基督教“核心文化”与少数民族

穆斯林的伊斯兰“边缘文化”之分，并给予了区别

对待。西欧国家从来就没有平等对待主流族群

与外来族群以及分属于上述不同族群的宗教文

化，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下，充满了对日益壮

大的穆斯林族群及其笃信的伊斯兰教文化的歧

视。从族群的视角来看，欧洲国家的民族优越感

和排外情绪始终存在。穆斯林族群在教育、就

业、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等方面始终处于被歧视

的边缘位置，尽管他们出生和成长在这个国家，

可以说流利的英语、法语、德语和荷兰语，但他们

属于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二等公民。从族

群笃信的宗教来看，尽管在欧洲国家建立了数以

千计的穆斯林清真寺，但其建设的资金来源和在

清真寺中布道讲经的伊玛目，普遍来自于同样信

奉伊斯兰教的其他阿拉伯国家如阿联酋、科威

特、伊拉克等，而不是欧洲国家。在这种背景下，

笃信伊斯兰教的欧洲穆斯林如何从欧洲国家获

取民族身份和国家公民身份的双重认同呢！

其二，欧洲的穆斯林族群不应当拒绝融入欧

洲国家的主流社会，在笃信和捍卫的伊斯兰教伟

大的同时，同样接纳伟大的基督教的存在，而不

是将其视为水火不容的异教。欧洲国家的穆斯

林没有融入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除了遭受欧洲

国家的种族歧视以外，也与自己的“自我封闭”、

自觉与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隔离”紧密相关。

另外，穆斯林所信奉的、谋求拯救世界的伊斯兰

教极大地激发了穆斯林信徒的宗教感情，信徒们

也都视它为不容置疑的真理。正因为如此，以捍

卫伊斯兰教为名的一切行为似乎也都是合理

的。但这背后隐藏的是穆斯林对伊斯兰教信仰

的恶性膨胀的自尊、缺乏对信奉基督教的“异教

徒”的宗教宽容和对基督教同样拯救人类和世界

的肯定。基于此，传统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必须

变革和创新——创建新型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新型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将“不是一种文

化拥有优于另一种文化的特权，而是平等地对待

所有的文化，将其视为更大的社会的一部分，这

些文化因素只会有助于社会的发展，而不会对社

会产生有害的影响。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都应

该抛弃自身文化中的狭隘因素，以一种宽容的态

度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促进多元

文化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多民族共生，不仅

不会导致文化根基的丧失和社会的分裂，相反能

促进文化上的认同感”［28］。显然，这种新型的多

元文化主义政策，具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确立

对待不同文化的平等性和不同文化的社会进步

性；二是坚守不同民族文化与宗教都应具有的宽

容精神；三是扩展不同文化的共生和认同根基。

只有坚持和实施这种新型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欧洲国家才能面对民族、族群、宗教和文化的多

样性的不可逆转的现实，恰当地处理主体民族与

少数民族（尤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族群）、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欧洲国

家族群和谐共处、多元文化共同繁荣的宏伟目标。

毫无疑问，欧洲地区的人种、族群、文化和宗

教的日趋多样性，已经成为欧洲国家必须面对

的、不可更改的社会现实和发展趋势，这就注定

了单一同化主义政策必将失败。尽管传统多元

文化主义面临着严峻挑战，但不断完善和丰富的

新型多元文化主义依然是欧洲国家消除主体民

族与包括穆斯林族群在内的外来族群的分裂状

态，实现基督教、伊斯兰教及众多文化的共同繁

荣的唯一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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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lit of Ethnic Group and Religious Conflict:
Challenge to European Multiculturalism

SONG Quan-cheng
（Institute of Migration Studies,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Abstract: Multiculturalism is a successful social policy to cope with various conflicts of ethnic group,
language, culture and religion in the West since 1960s. In 21st century, the rapid growth of Muslim
immigrants into Europe, especially to west Europe leads to the worry of the Islamization of Europe.
International anti- terrorism policy leads European countries, especially west European counties to
face the challenge of the policy of multiculturalism such as the split of Muslim ethnic group and
mainstream group, conflict of Islamic culture of the Muslim immigrants and Christian culture. Al⁃
though leaders of west European countries criticize and claim to abandon multiculturalism, virtually, it
is impossible to abandon it or revive homogenous singular social policy. New multiculturalism is the
only path to achieve harmony of ethnic group and common prosperity of religious culture in Europe.
Key words: multiculturalism；Muslim ethnic group；Islamic culture；Christian culture；soci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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